
前 言

关于中国书法当代意义与历史使命的随想

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现代社会体系、文化体系、

学术体系、艺术体系的重构，多以

西方相应的体系作为参照。而经

济全球化的浪潮，裹胁着西方世

界大量工业化制作、商业化销售

的“人类精神的分泌物”（埃德加·
莫兰《时代精神》）长驱直入地倾

泻在这块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地

上，渗透着，搅拌着，日复一日地

发生着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有

的失去了原生态，有的则发生了

基因突变……值得高度警惕的

是，伴随全球范围精神文化的产

业化而来的，会不会是“人类灵魂

的第二次殖民”？

因此，尽快找到和确立最具

本民族特征、最能代表中华文明、

最能象征中国文化艺术的表现形

式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中国书

法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独具魅力

的艺术形式和极为优越的先天条

件可以当之无愧地承担起这一历

史使命。如同爵士乐、棒球和好莱

坞代表整体意义上的美国文化，又

如《伏尔加船夫曲》之于俄罗斯，

《伏尔塔瓦河》之于捷克，还有西贝

柳斯的《芬兰颂》之于芬兰一样，我

们也需要找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鼓舞民族精神和极具象征意义、传

达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独特信息

和情感。让我们想象一下：长城

外，古道边，一条古老的黄河庄严

地流过；中华大地上，高扬着民族

复兴的旗帜，一只如椽大笔正书写

举世无双的华夏图腾……伟大的

中华民族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汇聚

在民族复兴的大旗下，激发起爱国

主义的伟大情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

出过一个关于“轴心时代”的著

名命题，他指出大约在公元前

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世界各

大文明的伟大圣哲如孔子、释迦

摩尼、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犹太教先知几乎同时产

生，即所谓“轴心时代”。他们的

思想照耀、惠及了人类 2000 多

年，其对人类与世界的终极思

考，后人难以企及更无法超越，

至今仍是全人类安顿心灵世界

与核心价值的精神家园。人类

社会每一次伟大进步都会回顾

轴心时代，汲取营养、寻求智慧、

借助权威，如欧洲文艺复兴，就

是回归到希腊理性主义，从而走

出中世纪“千年黑暗”，迎来欧洲

的近代崛起。我们有理由相信，

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然

会回顾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优秀

成果。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

新发现、重新认识中国书法在文

化重建中的当代意义和历史使

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意义重大。

当中国汉字与书法承载着数

千年华夏文明的原始基因与古老

辉煌，从中华文化的源头走进当代

的时候，与中华民族重新构建“民

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叙述不期而

遇。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

来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综观当

今世界，无论东方西方，其主题语

境不外乎“转型”二字。而转型所

关注的重点，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在

“文化”上。其原因在于，人类社会

在经历 200 多年工业文明和急功

近利的经济发展之后，终于发现这

种以经济和物质利益为优先和主

导的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危及到社

会可持续发展。物质财富不仅并

未给人类自身带来持久的幸福与

满足，反而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

力、焦虑、浮躁、异化与失望，产生

了“富裕中的精神贫困”。上述种

种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的重新反思，对人类需求

的重新认识，而这些新认识正在从

根本上与文化联系在一起。

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65年和

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之

后，中国同样遇到了“发展的瓶

颈”，除了资源、环境等问题之外，

社会也出现了价值紊乱、文化断

裂、传统衰微、道德失序等严重现

象。人们认识到，突破瓶颈的根

本途径并不仅仅或主要取决于经

济因素，应该更加注重文化软实

力的建设。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是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重

建中华民族共有的核心价值观。

正是由于文化关注的是人类的终

极目标和最高理想，东西方不约

而同地对文化的本质性意义有了

重新的认识和定位，使得东西方

文明的文化意识在当代得到了空

前觉醒。伴随着全球范围工具理

性向价值理性的回归，世界正越

来越从经济时代朝着文化时代的

方向前进。

因此，当今澎湃于全球的“转

型”大潮，本质上是一次文化的转

型，核心是价值观的重建。那么，处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的中国

书法，如何认识其当代意义，找到自

己的历史定位呢？

书法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华和代表，具有“永不褪色的

时代价值”，并且保持了这些价值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极其宝

贵的文化遗产，正是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

础。由于汉字书法与中华文明在

肇始之时的同理、同构关系，使得

书法与中国文化在理论内涵、历史

演进、人格品藻、审美理想等方面

有着高度的契合与同构关系。因

而许思园先生在《论中华文化二

题》中说：“发扬民族文化，必经恢

复此艺术境界始，而其根本在书

法”，又说“中国民族必须恢复其

固有之艺术境界，否则精神上不

能自立、前途殆不可言”，可谓真

知灼见。正如许先生所言，中华

传统文化的核心，如易学原理、阴

阳五行原理、“中”“和”“中庸”思

想、天人合一理念、老庄玄学“见

素抱朴”、“道法自然”以及阴阳、

刚柔、虚实等观念不仅深刻地渗

入了书法理论之中，而且成为书法

审美尺度和书法批评乃至人物品

藻的重要原则，创造了根深蒂固的

人品书品合一的传统观念，影响至

今。因此，推广中国书法的艺术实

践，与弘扬民族精神、重建中华民

族核心价值和共有精神家园的实

践完全契合。

在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的过程中，书法教育是当代书法

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对于中华

文 明 的 复 兴 具 有 重 大 战 略 意

义。对个人而言，书法是修身养

性，陶冶情操的必修课，是“修齐

治平”的“内养”之功，用以修炼

“大丈夫”之浩然正气；对社会，

则用以“助人伦、成教化”，正笔

正心正人，将翰墨精神和时代精

神 相 融 合 ，移 风 易 俗 ，收 拾 人

心。对此，应当从国家文化战略

顶层设计的高度给予充分的重

视，采取切实的措施。

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必

须关注个人心理的满足感和幸

福感。书法自古以来就不乏宗

教精神的介入。宗教是人类精

神的避难所，历来起到安定人心

的作用，因此当代书法在消遣世

虑、平抑浮躁、安顿心灵上的功

效不可小觑，对此笔者在多年书

法实践中体会颇深。现代社会

的压力、节奏、人际关系及生存

环境极易使人产生紧张、焦虑、

困惑、痛苦等状况。此时，一管

毛锥，方寸之间，便营造了属于

自 己 的“ 人 造 世 界”和精神家

园。正如爱因斯坦在《论科学》一

文中所说：“至于艺术上和科学上

的创造，那么在这里我完全同意

叔本华的意见，认为摆脱日常生

活的单调乏味、和在这个充满着

由我们创造的形象的世界中去寻

找避难所的愿望，才是他们的最

强有力的动机。”尼采也认为，逃

避人生烦恼有两条出路：一条是

逃往艺术之乡，一条是逃往认识

之乡。试想，当人们公退之暇，

“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毛

颖，焚香默坐，明月入怀，清风满

楼之际，还有什么世虑烦忧不能

随笔消遣，随风而去呢？

追根溯源

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原点奠基

书以明道

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塑价值

华夏象征

中华文明的标识，文明对话的名片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能够

薪火相传而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

一定具有最基本的、区别于其他文

明的文化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最近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中

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

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

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

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

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中华文化

优秀传统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

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

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有其

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

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

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

不觉的价值观。”他还说，“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习总

书记在此深刻地阐释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所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即

内涵的独创性、价值的永恒性、文化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基本特

征，正是辨识中华文化优秀基因的

一把钥匙。当我们用这把钥匙开启

了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宝库的大门，

也就找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原点。

毫无疑问，中国汉字与书法以

其自源、自创、自觉和举世无双的独

特性；以其从五千年远古走来又向

未来奔腾而去的价值永恒性；以其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民族审美思想和

审美情趣的超级稳定性，当之无愧

地在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宝库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研究表明，汉字的萌生源于新

石器时期的伏羲时代，是中华民族

特有的哲学思想及宇宙观、价值观

体系的发端，也是中华文明之源。

这正是中国汉字形成发展的思想、

理论和方法基础，从殷商甲骨文到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汉字其由形、

音、意、理相统一的充满辩证思维的

表意符号系统构成，方法与上述价

值体系水乳交融，一脉相承。所以，

汉字从一开始就与西方上帝创世的

唯心论和表音字母的文字体系有着

天壤之别，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表

意文字，是高度智慧的结晶。从这

个意义上说，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文

化原点，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原

始火种，是延续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的悠久文脉，是人类文明宝库中弥

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诚如饶

宗颐先生所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

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

的旗帜。”

正因为如此，以汉字为基础的书

法，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中华文化的核

心与美学的核心，林语堂先生指出：

“中国美学的基础是书法，不懂得中

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从谈论中

国的艺术”（林语堂《中国人》）。特别

需要指出的是，书法虽然是中国其他

艺术门类发轫的价值原点或文化基

础（如书法线条之于国画、造型之于

舞蹈、节奏之于音乐、结构之于建筑、

园林等等），然而却是中华文化艺术

宝库中唯一未被纳入西方文化参照

系加以改造重构的艺术形式。书法

之所以没有进入近代中国之文化、学

术、艺术重建进程，恰恰是由其独一

无二的自源、自创、自觉文化独特性

所决定的。书法在基因层面就与西

方文化体系分道扬镳，形成了本质完

全不同的文化语境。20世纪以来，

中国传统的国画、戏曲、民乐、建筑、

诗歌、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在这种

中西对接与迎合中流失了精华，转移

了基因，动摇了自身的文化自信。唯

有中国书法，迄今依然完整地保留着

中华民族原创的基因密码，顽强而充

满自信地坚守着“百年孤独”。

书法正是以其独特的核心价值

体系，稳定的审美思想，千古一风、

举国同好的艺术形式，成为中华文

化和中国艺术的杰出代表。越是民

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书法鲜明的

中国特色，书法作品其强烈的黑白

对比，变幻莫测的线条韵律，以及其

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华夏神秘文

化，以其无与伦比的东方魅力征服

了世界，赢得了全人类的广泛尊

重。在人类文化史上，很难找到哪

一种艺术形式蕴含着如此悠久、如

此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没有哪一个

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对书法怀有如

此复杂的历史情结和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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